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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ookes，《经济学思考》，p.38；西蒙，《移民的经济后果》，p.165；莫克，《财富杠杆》，pp.186 – 190。
② Choi，《华裔移民》；Yong，《新金山》；Markus，《惧与恨》；Cronin，《殖民下的受害者》；Ryan，《祖先》；
Rolls，《公民》；Curthoys，“全民族的人类”；Shen，《龙种》。

























































⑥ Chou, 《维多利亚州华人》，pp.141-55； W. Frost，《小麦种植的衰落》，pp.317-50。其中后一著作中也
论及到了其他非英裔移民群体的影响。
⑦ Tyrrell，《真正的上帝之园》；W.Frost, 《权利经济学》。
⑧ Chan,《酸甜土》。同时参见 Chan的“A people of exceptional character’ for a historigraphical survey of more
recent writings on the Chinese and other no-European groups in California”。
⑨ Smith，《加利福尼亚》，p.182; Arreola, “华人角色”；Heintz，《华工的角色》，Lydon, 《华人的黄金》。
⑩ Tyrrell, 《真正的上帝之园》， pp.138-9。






























1850 – 1880： 起初的调整
随着 1851年黄金的发现，大批华人涌入澳大利亚，特别是维多利亚州③。在 19世纪 50












仅有一点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华人手写记录。见 JongAh Siug, 《一个苦难的人》；Shen, 《龙种》
② W.Frost 和 Harvey, “森林业与奶牛牧场”， p.431。
③
在淘金热前，一些华人曾为契约工。
④ JongAh Siug，《一个苦难的人》，pp.62-8,83-6。 这是我们仅有的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蔬菜种植资料。







时间是在 1878年。另一些资料表明，华人的商品蔬菜种植是在 19世纪 60年代中期或晚期
才变得重要起来。作为一个矿工，Jong Ah Siug到达的时间为 1855年，但直到 1866年他才
开始自己的菜园耕种。以维多利亚州的Moorabool矿区为例，在 1861年，约 1/3的矿工为
华人，但华人在附近进行蔬菜商业种植的证据资料却始于 20世纪初②。在昆士兰州北部的




Curthoys 就认为，当金矿在 19世纪 60年代开始衰落的时候，华人才开始种植商品蔬菜。
她特别指出，在 Deniliquin地区，华人商业种植园直到 1864年才出现④。
表 1. 维多利亚州从事农业的华人（1868）
地区 种菜工 剪羊毛工 收获季节工 该地区华人总数
Ballarat 47 0 100+ 2,300
Avoca 10 0 30 250
Ararat 20 60 -70 40 1,076
Maryborough 50 1 400 1,400
Castlemaine 30 0 8 -10 1,000
Daylesford 56 0 150 1,021
Beschworth 400 70 150 7,000
Bendigo 200 100+ 100+ 3,500
总计 813 231 – 241+ 978 – 980+ 17,547






Young在报告中称，矿区有超过 17,000名华人，其中近 1000人（6%）受雇从事 4 ~ 8 周
的庄稼收割，超过 240人从事剪羊毛工作，有 813人种植和出售蔬菜。不但从事传统欧洲
农业劳动的人数要多于蔬菜种植，而且，Young指出，华人从事商品蔬菜种植人数的增长
① Skinner, 《采金地的女人》, p.56。
② Lawrence, 《椿棒的小河》，pp.45-6. Lawrence 现已开始一个主要项目，调查 Castlemaine周边的华人居
住地及其菜园。
③ Jack, Homes 和 Kerr， 《Ah Toy的菜园》，pp.51-2。
④ Curthoys, “全民族的人类”，pp.115-6。





。Joseph Jenkins在他 1869年记的日记中写到，他当时工作的于 Ballarat附近




在其它的传统欧洲农业中也有雇佣华人。19世纪 50年代，维多利亚的 Yarra Valley峡
谷的 Castellas一家就曾雇佣过华人来负责奶场，同时精心地照料着马匹④。





1871 75 6 17,899
1881 56 19 11,869
1891 25 30 8,772
1901 21 33 6,123
资料来源：维多利亚，《人口普查 1871》，pp106-7；《人口普查 1891》，pp223及《人口普查 1901》，pp180-1。
在维多利亚的东北部地区，华人受雇从事那些远非东方式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活
动（如同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一样）。在 1874到 1876年间，Roderick Kilborn雇佣了华人在
Wahgunyah修筑篱笆，修剪葡萄园。1876年，Rutherglen的 Olive Hills葡萄园就只雇佣华
工。而在 19世纪 80年代，同在卢瑟格兰的著名 Geoige Morris葡萄园，雇佣了 40名华工⑤。
















① Young，《情况报告》，pp.21-2。3年后的人口普查证实了 Young 的记录，维多利亚州共有华人 17899





④ De Castela, 《澳大利亚牧羊场主》，pp.-76-80。
⑤ Dunstan, 《比 Pommard 更好》，pp.116,162-3; Sayers, 《土著艺人》， pp.45-6, 注释 27, p.144。
⑥ Shen, 《龙种》， pp.50 –3。





















































昆士兰，皇家土地专门调查委员会， Q.4102，4183-5。另参见 Birtles, “要燃烧的树”；Bolton，《千里
之外》；May， 《锯工》。
⑤
维多利亚，“皇家蔬菜产品专门调查委员会”：报告 5，“1887年 9月 8日的证据”。
⑥














William Kelly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荒地来给华工开垦。Malays和 Kanakas 就有开
垦过的土地，可那儿根本就没有中国佬。”










Jimmy Ah Kew的华裔包工头就雇佣了 500个同胞来干此事。到了 1901年，在新南威尔士
和维多利亚，垦荒队伍中的华人约有 1000人⑥。

























⑤ Stubs, “土地改良”， pp.150 – 1 。
⑥ Yong， 《新金山》， pp.149 – 152。
⑦
举例参见 Clowes，《失业》；Brady, 《太阳之土》。Brady 是白人澳洲的支持者。在他的以后作品中，华
人被刻画为没落的族裔，从而不再是什么威胁了。
⑧ Yong，《新金山》， pp.38；May，《锯工》，p.39；Ryan, 《祖先》, p.79；Chou,，《维多利亚州的华人》，
p.150。
⑨ Chou, 《维多利亚州的华人》， pp.149-152。。































































昆士兰，皇家糖业专门调查委员会， Q.1795 – 9； Brady, 《无羁的澳洲》，p263。
















































昆士兰，皇家糖业专门调查委员会， Q.693 - 4。
③ Jenkins, 《一个威尔士背囊人的日记》，pp150 , 158。
④















在维多利亚东北，一个名叫 Joe Byrne的绿林强盗从小就在 Woolshed 峡谷的一个紧邻
华人居住地的农场长大。华人建了个水道，从 Byrne的农场穿过，双方都受益，共同用水。
Byrne长大后，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经常光顾 Beechworth的唐人街，后来开始吸食鸦































年，人们记录了来自英王谷(the King Valley)的一位名叫 H.V.Hyem的人与华人的签约过程。
合同条约规定：他提供 200英亩已犁好的土地，筑好篱笆，搭好烟草加工支架；华人负责
① Sayers, 《土著艺人》， pp.45 –7。
























































引自 Bolton《千里之外》，p.301。我非常感激 James Campbell，他使我注意到校园流行儿歌中类似的节
奏和含义，“Ching Chong Chinaman went to milk a cow/ Ching Chong Chinaman didn’t know how”。
⑦ Pinn 和 Makin， 《蔬菜种植》前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尽管他们预计华人商品蔬菜种植在墨尔本会
衰落，但在悉尼，华人的商品蔬菜种植还是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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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业中所突显出的 4个主要问题的审视，我们会发现，华人在澳洲的经历比我们原来所想
象的要复杂的多。
第一，正如本文所言，华人农耕业及其农业技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华人农耕业
可以划分为 3个不同类型时期。任何认为华人农耕业一成不变的观点应予以批驳，取而代
之的是我们需关注所发生的变化，关注他们如何对澳洲社会经济中的技术和华人地位产生
影响。
第二，华人农场主是革新者，成功地使其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适应了“双重陌生”环
境（即英国的文化和澳洲的自然条件）。把华人的农业技术仅仅视为只是把中国的东西简单
照搬进来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如同移民创造了华裔澳洲人的文化一样，他们也同样地创
造了华裔澳洲人的农业风格。
所发生的技术变革非常错综复杂，不光是工具的改变，比如，华人把一种锄头换成另
一种锄头，或者以犁代锄。我们需要把技术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考察，包括组织和制度。
华人没有改变他们的锄头，但他们改变了用锄头耕种的作物、改变了如何组织起来使用锄
头的耕作方式。
第三，华人农场主经常与欧洲人农场主或投资人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相互配合。起
初华人只是廉价的季节工；后来一段时期，他们自行组织成一个个单位与欧洲人合伙经营。
这里的优势在于，华人不是放弃了自己的锄头代之以欧洲人的犁子，而是达成合伙耕种协
议，让欧洲人来给他们犁地。然而，种族歧视依然存在，并且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些歧
视经常来自于那些从华人农耕业中收益很多的欧洲人。
第四，华人劳动密集型农耕方式的成功刺激了一些澳洲人， 使他们考虑进行更封闭的
土地开拓政策，来取代其原有小麦生产和绵羊养殖的粗放经营模式。欧洲人农场主没有采
纳华人的技术，他们只是在华人成功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技术来仿效其成功。这是技
术从华人向欧洲人传播的另一种不同的形态。但这不是一次完全的技术传播（例如，欧洲
人并没有拿起华人的锄头），而是一次思想的传播，即劳动密集型农耕方式可以在澳洲的环
境下有利可图。
最后，应把澳洲华人放在更宽泛的参照系下来审视，这点十分重要。若从更深远的角
度来阐述移民，尤其是少数族裔在新欧洲移民土地政策下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华
人及其农耕业的变迁以及他们对澳洲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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